卷二 松永弹正谋反之事

即便在这战国时代，大和也依旧被称作神之国度。

即便大和御所迁都平安京。佛教势力在大和也依旧不见衰弱，阻止着武士的介入和支配。

自古以来，大和的支配者就是拥有叡山相并的精锐僧兵集团的兴福寺。

也就是说大和武士就是这些僧兵集团中出来的人。

兴福寺的附近，就是广为人知的大佛殿·东大寺。

传统破坏者，异端的武将松永弹正久秀，从身为三好家的家臣以来，就一直执着于大和的支配。

特别是归顺信奈后把畿内的支配权让给信奈后，就开始企图完全支配大和一国，多次和兴福寺和东大寺对立。

松永久秀在大和的据点有两处。

以壮丽的信贵山为基础建成的坚固要塞——信贵山城。这是为了守城战而建造的城池，和大和中心的奈良城很远。

另一处，是摧毁了从京城到奈良的街道入口处的山寺，在丘陵上建立了可以俯瞰兴福寺和东大寺的多闻山城。

松永久秀为了和宿敌·兴福寺对决，而在敌人的面前建立了前线基地。

久秀是京城的佛教势力斗争时失去了家人的战争孤儿，有过一段时间被兴福寺抚养。

但是在兴福寺久秀学会的并非佛道，而是十文字枪的用法。

兴福寺和叡山一样拥有强力的武装，特别的，僧兵的枪术上可谓是天下第一。

离开兴福寺的久秀带着十文字枪，不知何时开始，已经成为闻名畿内的武士了。

据说久秀在合战中，曾把敌人用以布阵的东大寺的大佛殿——也就是奈良的大佛烧毁了。

继承了西方丝绸之路传来的波斯血统的久秀，丝毫不认同这个国家的传统与权威。

因此，在京都的御所袭击足利将军从而导致足利幕府一时崩溃，还给信奈献上了火烧叡山的计策。

虽然火烧叡山计划最终得以终止，不过叡山的僧兵们也从此解除了武装，失去了被大和御所所畏惧的强大武力。

最近信奈的风评很糟糕的许多原因中，首当其冲的也许就是重用了不断做着破坏国家传统和权威之事的久秀吧。

松永久秀在这战国世界中，就彷佛一只闪烁着妖艳光芒的毒蝎。

然而现在松永久秀正率兵进入奈良的多闻山城。

多闻山城是个异性的城池。

拥有以前日本的城堡所没有的四层构造的高耸的天守，
在夜晚被月光照耀而辉煌闪烁的纯白的墙壁、而与之相反的是城顶漆黑的瓦，
还有芥子乌头等无数的毒草丛生中，又开放着鲜艳的蔷薇和牡丹的异样的庭院。

一旦进入建筑物中，就会因炫目的黄金柱子和充满谜一般的异国壁画而不由的感到胆战心惊。

这充满奇思异想的城池仿佛就是为了嘲笑坚持传统的东大寺和兴福寺而建一般。

并且，夜空中还有奇怪的扫把星，那长长的尾巴正闪闪发光。

黑暗中，在这奇妙的奈良路上，出现了一个悄无声息行走的黑衣集团。

“真是个奇怪的城堡啊，都要晕了。”

“老大，这就是传说中的多闻山城，和南蛮的风又有点不同啊。”

“呜扭，真是不能理解的恶趣味呢。”

“和这不祥的扫把星倒是挺衬的呢。”

“织田家的公主好像也要模仿这个在安土建造个奇怪的城堡呢。”

“她似乎把松永氏当作母亲一样仰慕呢。”

“我们实在没办法理解那两个人为什么会如此合拍。”

这是小忍者蜂须贺五右卫门和崇拜五右卫门的萝莉控军团·川并众。

五右卫门已经作为相良家的家老而出人头地了，但仍然穿着忍者的装束负责敌后工作。

“你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武士了，差不多就弄个家纹吧。”虽被良晴劝说，但最后也只是做了一个卍字的家纹了事了。

“这不还是忍者吗！”良晴吐槽到。但是被五右卫门以“我一辈子就做忍者。”给打断了。

被多闻山城奇怪的天守给吸引的川并众，被五右卫门下令“别再看了。”

“先不说松永氏，我们现在是去东大寺当小偷呢。”

“吓~松永久秀的胸部巨大又性感，真是可怕的女人啊……”

“老大，这次就不能求她协力一下吗？”

“是啊，已经没什么时间了啊。”

“现在是拯救那个小个子半兵卫的关键时候啊。”

“如果松永久秀让我们用身体来偿还的话，我会流着血泪把纯洁的身体交给那熟透了的恐怖女人的。”

“我也是，虽然把身体献给成熟女人的话，会成为我一生的心灵之殇的。”

“但这都是为了亲爱的半兵卫妹妹！”

“是啊是啊，兄弟们，可爱就是正义啊！”

“我要是为了保护老大的姓名的话，连菊花都可以献给那个叫相良的小子！”

“不能叫他小子了啊，如今他可是我们的殿下啊。殿下啊……”

“也是啊，为了老大的话。我心甘情愿成为殿下的干儿子！”

呜扭。谁都不会要你们的身体的啦……五右卫门发抖着小声说着，但是没有人听。

“呀，殿下是对幼女和爷们的菊花都没兴趣的单纯的色狼真是太好了。”

“老大，去和松永久秀打个招呼吧。”

“就算她不同意，也不会阻碍我们的吧。”

“是啊是啊。”

“也许献上我们的美丽筋肉的身体就……”

“呜扭，感觉你们是要摸老虎屁股啊。”

但是，东大寺和多闻山城几乎可以说是像邻居一般地近。

只是去打声招呼的话，应该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那么，就去打声招呼吧。”

“老大，这样就好，就这么做吧。”

“要是潜入的话也许会发动什么奇怪的陷阱，就从正门进吧。”

五右卫门是早已看出了多闻山城的各种机关。

毕竟久秀和这个国家的忍者和阴阳师不同，会使用异国的幻术。

正当五右卫门一行人正准备从东大寺的路上转向多闻山城的时候。

“啊咧？”

“怎么多闻山城的门是开着的啊？”

“这半夜三更的怎么回事？”

“是来迎接老大的吗？”

“不，不是，是松永军做好武装准备出阵了呢。”

“什么！！！！！！！！！！？”

反向的爬山虎的旗帜——松永久秀的家纹。

枪队。

铁炮队。

弓兵队。

还有让五右卫门一行人震惊的、从没见过异国军队。

松永的军队，在口中叫喊着。

所有人的视线都那么飘渺。好像喝醉了一样，看着这世界上不存在的某种东西一般。

“敌人在京城！”

“吾等现在出征讨伐织田信奈！”

“吾等家主——松永弹正久秀将成为天下人！”

川并众的副长格·前野某叫着“造反啦！？”

“为什么松永久秀会突然造反啊。”

“完全搞不懂。”

“只是习惯了吧。”

“是啊，以前就有过一次背叛织田公主进攻京城过呢。”

“来了来了。”

川并众从路上散开，躲进了树林里。

士兵们依旧带着陶醉的表情，在夜里的大路上前进着。

躲在树上的五右卫门突然“啊”地一声想到了什么。

“呜扭，难道相良氏所说的未来就是……！？”

现在信奈只带着少数小姓和旗本众驻扎在京城的本能寺。

而且更糟糕的事她现在身体虚弱地睡着。

“相良军团在播磨，明智氏在丹波，丹羽氏在若狭。柴田氏在越前，滝川氏在伊势……呜扭，公主身边谁都不在啊。”

奈良和京城很近。

这里相比散落在各地的其他织田家的武将要近许多。

要谋反的话现在是绝佳的时机。

这是相良良晴告诉了包括五右卫门在内的极少数伙伴的未来——本能寺之变。

但是没想到竟然是这种时候。

“事情变麻烦了呢。”

“老大，这是你最拿手的二选一了，现在是去偷兰奢待还是去阻止谋反呢？”

“啊呜呜呜，如果是相良氏的话就会两边都不抛弃的了，木有办法选的啦。”

“我们的老大被殿下的欲望给传染啦！”

“这样的老大太可爱了！”

“吵死了！总之，我去阻止松永氏，不行的话就只有杀掉她了。”

“不行啊老大，那个女人很危险。”

“我们也跟着一起去吧！”

“不要过来！”

五右卫门从树上飞向夜空。

“老大！！！！！”

五右卫门只和川并众草草说了几句便走了。

事态变得更为混乱了。

松永军在兴福寺的领地内的森林中放火，推倒树木强行突入。僧兵们叫着“弹正来夜袭啦”一边慌忙集合，和松永军开战。

他们是历来的仇敌。

这是离开兴福寺，奇妙的以下克上一跃成为大和的国君，一度想要毁灭僧兵而来的久秀。

也是烧毁了东大寺大佛殿的久秀。

更是和织田信奈联盟，想烧毁叡山的久秀。

慌忙的兴福寺的僧兵们绝对不敢出任何闪失。

不如说，早就为了这个时候在磨枪亮剑了。

“终于来了啊，佛敌！松永弹正！”

“看天上闪耀着妖邪的扫把星的时候就想到会有此刻了！”

“佛祖大人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你的阴谋了！”

“大家，切记要保护好本尊！”

但是唯一的问题，松永久秀是对想烧毁叡山的佛敌·织田信奈谋反。

“和松永弹正开战，就意味着要和织田信奈为盟啊！”

“比起看不到的织田，眼前的仇敌还是弹正！”

“还有时间考虑这些？对面已经攻过来了！”

“愚蠢的弹正，要想进攻京城的话，直接无视我们不就好了吗。”

“这样特地在通往京城街道入口的地方造那多闻山城有什么意义啊？”

“大概是大和空虚的时候，会被我们僧兵来个黄雀在后吧。”

“毕竟是常年的仇敌啊。”

“这之前都被弹正耍得团团转，这次咱们有秘策在手，上啊！”

僧兵们意见一致决定和松永久秀战斗。

“抱歉，现在要和松永久秀战斗的话就等于和织田家为伍了，我方的立场就会变得有点微妙了，我决定见机再行事。”

只有一个人，名为筒井顺庆的由僧兵晋升的大和武士决定见机行事，在本阵没有行动。

但是大部分的僧兵都一气呵成地从松永军的侧面展开了进攻。

“别害怕！我们是佛法的守护神，有三头六臂的阿修罗的加护在身！”

“今晚就要把佛敌·松永弹正消灭！”

有的僧兵把长着奇怪的三头六臂的战神阿修罗像挂在胸口，或单手拿着它战斗。

大概是为了鼓舞自己，或者说用阿修罗像所放出的力量让敌人退缩。

“呵呵，这就是秘策。小兵们都会害怕阿修罗而四散逃跑吧！”

“就是，小兵们才没有和神佛为敌的胆量呢！”

这并非是一场战争。

敌人是背叛兴福寺与佛法、做尽坏事的松永久秀。

正因为如此，才要使用这种手段。

但是相对的松永军的士兵们，在战斗时也是一脸恍惚的表情。

不光如此，看到了阿修罗像反而变的喜形于色了。

“——请回应我们阿胡拉·马兹达啊。”

“——是谁决定太阳与星辰的轨迹？”

“——是谁决定月晴圆缺？”

“请告诉我们，阿胡拉·马兹达啊。”

松永军的士兵们彷佛错乱一般冲向僧兵，想要夺走他们手中的阿修罗像。

“怎么了，这群家伙们在说什么啊。”

“好奇怪，为什么阿修罗的力量不起作用？”

“不如说反而再给他们力量啊。”

面对着无法理解的诡异情况，僧兵们崩溃了。

即便如此，松永军还是面对阿修罗像伸出双手，不停的追赶着。

“哇啊啊。”

“救命啊！”

后卫的僧兵们看到前锋崩溃的惨状，就开始准备对付使用外道之术的松永久秀的第二道秘密武器了。

东大寺和兴福寺的僧兵们协力完成的秘密武器究竟是……

“大伙儿，别逃！南都有神兽！”

“鹿兵们，上吧！”

“缪~缪~”

是鹿兵。

鹿乃大和自古以来的神兽。

就算对外道·松永久秀没作用，但对于普通人的士兵们来说，不可能不对鹿产生恐惧，而无法攻击。

经过训练，有着锐利的角的雄鹿们被同时放出，突入松永军的正中。

但是，这个计策也依旧没有起作用。

“嘣哦哦哦哦！”

“什……”

“那是什么啊啊啊啊！”

“蹦哦哦哦！！！”

“嗙！”

僧兵们所看到的从未见过的巨兽，发出咆哮，震惊的鹿群们四散开来。

无比巨大的长鼻巨兽上，异国的女王松永久秀端坐着。从小兵之中穿行而过。

“这是什么啊啊啊。”

“怪物啊啊！”

是大象。

久秀躺在从南蛮买来的大象背上，手里摇动着烟管。

“呵呵，我想要的东西只有一个，织田信奈的首级。要是挡路的话就格杀勿论哦。呵呵，呵呵呵呵！”

鹿群被生来头一回见到的巨大兽王所惊吓，逃到森林的深处去了。

僧兵们，已经无法再去管还是否和叡山的仇敌·织田信奈为伍一事了。这种事已经毫无关系了。

毕竟已经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了。

现在不打倒久秀的话，东大寺和兴福寺都要遭受灭顶之灾。

这是毫无疑问的！

松永弹正久秀的一边谋反，还还一边沿途把常年敌对的奈良的神社佛寺一个个葬送在业火之中。

“好好把没烧成叡山的怨念发泄出来吧！”

森林中的燃起的火焰，正蔓延四散开来。

久秀目不转睛地看着火焰狂笑着。

“……啊哈，啊哈哈哈，烧吧烧吧，一切一切都烧成灰烬吧！”

久秀的音色变了。

用着彷佛是被什么附体了一样的声音叫喊着。

“邪……邪道之徒！”

“到……到到……到底……你你……你是什么人啊。”

僧兵们恐惧着。

这样下去就要烧到作为兴福寺象征的五重塔和本尊了。在大佛殿被火烧个精光的东大寺的大佛也好，存放宝物的正仓院也好，全都……

“为什么，为什么要和我们佛僧为敌到如此的地步。”

“大，大和是神之国度，不……不能交给你这样的妖女！”

大象的脚下，僧兵们摆好长枪准备突击，但是一声咆哮后，都被长鼻子给卷翻在地。

这是无人见过的异国的怪兽。

想要进攻也无从下手。

而且。

“——请回应我们阿胡拉·马兹达啊。”

“——是谁决定太阳与星辰的轨迹？”

“——是谁决定月晴圆缺？”

“请告诉我们，阿胡拉·马兹达啊。”

松永军的士兵们，就算被刺被砍，依旧带着恍惚的表情冲向僧兵们。

“弹正！你这家伙对士兵们用了罂粟吗。”

“哦哦，这个味道，绝对不会错的！”

久秀在象背上摇动着，晃着烟管，眯着眼睛。

“愚蠢的人们，那个被你们称为阿修罗的神真正的名字是阿胡拉·马兹达！”

“阿胡拉？啥？”

这个女人不正常。

简直是可怕。

看着天空中扫帚星划过，闪耀着肉食动物一般目光的久秀，在僧兵们的眼里看来宛如异教的女神一般。

但那并不是充满慈爱的女神。

而是在这战国乱世中愤怒，作恶，烧尽一切的毁灭女神。

“我告诉你们这些闭塞在狭小岛国的人吧。阿胡拉·马兹达就是古时候毁灭的波斯之神，是这世界上最早判定善恶之神，是给世界带来灾厄火焰之神，也是给愚蠢的人类下达最后的审判的毁灭之神！”

不是她。这不是之前还带着暧昧的微笑的松永久秀。

瞳孔闪着金黄色的光芒。

瞳孔细长地彷佛是蛇一般。

这是邪眼。

这才是她的本性吗？

她已经不是毒蝎了……

“松永弹正！你过去不是因为兴福寺的抚养才捡来一条命的吗。”

“忘恩负义！？”

“想想佛的教诲吧。”

呵呵，呵呵呵呵。

久秀笑了。

那是让在场所有人都冻结一般凄惨地、但又神威凛凛的美丽笑容。

“恩义？我记得的只有被那些装着谨记女色的戒律的伪善者们凌虐的记忆和被教会用枪杀人的技术的记忆而已。

只是看着她的眼睛，就觉得心脏要被捏碎一般。

那是看透人心中潜藏的一切罪恶的眼神。

这眼神彷佛在哪里见到过。

阿修罗。

这是阿修罗的眼神。

“……太……太可怕了……”

“不要……不要看我！”

僧兵们终于开始四散逃却了。

久秀用麻药操纵着士兵们，继续进军。

“我松永弹正久秀，以阿胡拉·马兹达之名命令你们。把这些借神佛之名滥用武力，欺凌妇女，祸国乱纲，贪婪掠夺人民的人一个不留的全部杀光。把兴福寺和东大寺都烧光！”

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还有拯救半兵卫所必须的兰奢待。

五右卫门从天而降。落在象背上久秀正摇动着的天盖上。

“松永氏，你疯了吗！”

“不，忍者，这才是真正的我！”

“为了竹中氏，东大寺的兰奢待是必须的。”

“我不管，东大寺必须烧。通往京城的路上全都得烧！”

“看来让你停止造反也是没用的呢。”

“当然，不把涂满织田信奈的鲜血的带着余温的首级拿在手里，我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为什么，为什么要对当做女儿一样疼爱的公主做出谋反这种事情来！”

“因为扫把星变红了啊……”

也许是被善用的毒药把自己也逼疯了吧，五右卫门断定道。

不这么想的话，就无法下杀手。

“你的命，我拿下了。”

手里剑刺破天盖扔了下去。（这里真不知道怎么改好，怎么看都不太通）
之后五右卫门趁着久秀用烟管打飞手里剑的时机冲刺。

反手抓着苦无，冲向了久秀。

目标只有一个，久秀的人头。

颈动脉！

“我不会让你烧了东大寺！”

“没用的。”

五右卫门发现自己的身体浮在空中，丝毫不得接近久秀一步。

“怎么？”

傀儡。

少女的傀儡正缠绕着五右卫门的身体。

傀儡的手足用奇怪的角度扭曲着，彷佛章鱼的触手一般剥夺了五右卫门的自由。

傀儡是人偶，没有生命也没有杀气。

无法察觉到它们是五右卫门的失误。

五右卫门的红色瞳孔和久秀的金色瞳孔，目光相交。

一直冷静的五右卫门，突然发出迷茫的声音。

“松永氏……？”

“闭嘴，忍者。别给我说话，去死吧！”

叭嗤。

从象背后的轿子一直到脚下的小兵的头顶，都飞溅出鲜血。

“哇啊啊啊！”

“老……老大！”

“骗……骗人的吧！”

混在士兵中准备从像腿上爬上大象背后的川并众口中也发出一阵悲鸣。

“如果在这里撤退的话，佛法和国家都要灭亡了啊！”然而抱着决死再次冲锋的僧兵队再一次被松永军击溃。

京都本能寺

信奈在病床上听着心腹的小姓·万见仙千代报告“松永弹正在大和谋反”。

“哦？是吗”

发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便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的看着屋顶。

伶俐的美少女小姓·万见仙千代是最近以关白·近卫前久为中心的反信奈势力所派出的间谍。

假称是信奈的命令，让良晴杀掉黑田官兵卫的妹妹，还有赶走前来本能寺见信奈的良晴的都是她。

赢得信奈的信赖的她从内部一点一点瓦解着织田家，一步一步施展着离间之计。

近卫前久曾经就有尝试过用铁炮暗杀信奈，但没有成功。

信奈有着天运、精神力、还有伴随左右的名医·曲直瀬道三和毒使·松永久秀。

他已经理解要突破这些障碍，直接除掉信奈的困难，于是采用彷佛绢布绞首一般的长期计策，慢慢地逼迫信奈创造暗杀的机会。

但是信奈对于这计策还有仙千代的身份都毫无察觉。

近卫前久一看只是个白面黑牙的麻吕。

而且信奈也在为了日本再次统一而致力于修复荒废的大和御所。

在日本战乱百年后还一直放置着的足利将军家什么的，已经不是这个国家的领袖了。信奈大概想被大家早已忘记了的大和御所，作为新日本统一的象征吧。

但没想到作为公家的顶点的关白却想除掉自己。而且她想是关白这样的人，再怎么也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吧。

“毛利家拥戴自称新将军的足利义昭，给各国的大名，甚至给分散在各地的织田家的武将都发了檄文。”

仙千代让信奈更加产生怀疑而继续补充着。

“松永久秀，大概是趁着足利义昭这个机会谋反吧。之后大概各地也会相继谋反的。”

信奈无能为力。

浅井长政的黄金骷髅一事，已经让她被生母土田御前彻底的讨厌了。

虽然毫不知情，但是让良晴去杀黑田官兵卫的妹妹，也背叛了良晴和官兵卫。

现在终于连当作第二个母亲来仰慕的松永久秀也没法指望了。

（弹正曾经一度背叛过我，但是那个时候是为了试试我的器量而故意谋反的，这次不一样，我已经被她所抛弃了吧……”

无法愤怒。

（是我先背叛的同伴，自作自受吧。）

眼泪也流了出来。

先是失去了生父，又失去了义父的斋藤道三。

如今和生母之间已经无法再重归于好，代替母亲的松永久秀和无法代替的相良良晴、期待大洋彼岸的黑田官兵卫也都即将离信奈而去。

（良晴放弃想要杀害官兵卫妹妹的我也没办法，但是为什么弹正也会……？）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

“呜……呜呜……呜呜呜……”

信奈坚强的心终于崩溃了。

仙千代的心中不由想（意外地脆弱呢，这次下就结束了），信奈依旧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一切。

“公主大人，可以肃清的家臣的名字都写在这里，从松永久秀开始一个个肃清掉吧。”

仙千代准备好的肃清名单中，有相良良晴、明智光秀、柴田胜家、丹羽长秀、泷川一益等织田家臣团中心的响当当的人物。

见机就准备交给她的这张名单是仙千代预先就料到会有谋反而早前准备好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排上了用场。

比起暗杀织田信奈更为决定性的一击，那就是让织田信奈亲手肃清自己的家臣，从而让织田家完全崩溃。仙千代会心一笑。

“哦……是吗”

“请下令立刻处分这些反贼们。”

“但是……”

信奈迷惑着。

这里写下的都是从尾张·美浓以来的无可替代的同伴们。

她知道自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即便如此，即便如此她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公主大人，这也是为了巩固织田家支配体制的稳定。不稳分子要尽早肃清才是。要不在松永久秀谋反的时候提早做好对策，就为时已晚了。”

“……我做不到！”

“不，如果不做的话，公主大人就会死！相良良晴和织田家四天王，都想应足利义昭的邀请来夺走公主大人的天下。”

“这种事……不可能……”

“已经证据确凿了！”

“没可能的……没有可能的……！”

仙千代要紧了牙关。

就差一步了……

已经如此紧逼，还是不愿意放弃对家臣的信赖吗。

“柴田胜家一直就嫉妒您任命相良良晴作为进攻毛利的总司令官。”

“这种事，不可能……我不相信！”

“而那相良良晴趁着自己出人头地，没有经过公主大人的同意，就擅自收下了在播磨遇到的美丽的姬武将·山中鹿之助。每天过着充满爱欲的生活。”

“哎……？”

仙千代抓住了信奈的弱点。

就是这里！

关于相良良晴的话题。

比起其他的家臣，只有相良良晴没有得到绝对的信任。

只有这一点，相良良晴好女色这一点值得怀疑。

仙千代虽然觉得这招有点蠢，但已经只有这一点可以突破了。

“山中鹿之助是侍奉出云尼子家的浪人，凛凛美貌堪称出云第一，为了尼子家的复兴而战斗，而且，她的胸部比公主您要大很多！”

“胸……胸部！？”

有作用了？

不知道为什么有作用了！

“相良良晴让山中鹿之助以身体为筹码帮忙夺回出云。鹿之助也答应做相良良晴的爱妾，之后两人就互相沉溺在肉欲中不能自拔。”

“那……那个臭猴子……！”

“山中鹿之助不知道为何还陶醉在自己能成为那个野猴子的慰藉，明明只是相良良晴爱好女色罢了。”

“我还在为播磨的官兵卫妹妹痛哭流泪的时候……那家伙竟然在把女人拉近营帐里摸着咪咪吗……！？”

仙千代不由得觉得糟糕了……

本来消沉的织田信奈的瞳孔中，突然燃起充满愤怒的火焰。

力量正在恢复了？

弄巧成拙了？

果然这里还是应该回到松永久秀的谋反上吧。

还没怎么服侍过信奈的仙千代，还没办法掌握信奈复杂的内心吧。

“公主大人，请先等一等，比起相良良晴，先要想的是松永久秀。她已经带兵攻向京城来了，要舍弃京城的话就中了反贼的奸计，这里还是决一死战吧！”

“但是……我身边现在只有小姓和少数旗本众。没有可以战斗的兵力了。”

“但是松永久秀不会管这些，只会进攻过来。在这里要是逃走就会成为天下的笑柄了。”

“……。”

信奈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本来是可以忍辱保命的场面，但如今背叛了官兵卫，被弹正所放弃的自己已经失去作为天下人的资格了……

而良晴在茶室袭击她和十兵卫以来，就完全暴露出他鬼畜的色狼本性了。

“——真是难办啊……”

信奈终于醒悟了，自己心中缺少的那一部分。

（没有得到母亲大人的爱的我，心中有一个空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激扬起来，作出怎样残忍无道的事情啊……）

已经够了。

失去了弹正、良晴和官兵卫，背叛与被背叛，天下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

天下，就让给和我不一样的那个有母爱的十兵卫好了……

信奈彷佛放弃一切一般，呆呆地张着嘴。

就在这时。

“哦呵呵呵！竟敢不让妾身进这房间，真是无礼的小姓呢。”

谁也没有想到的人，突然跳进了信奈的寝室。

“碍事！”

“回去！”

“别进去！”

用华丽地回旋踢踢飞了前来阻止的一个个小姓们。

“哦呵呵呵。信奈小姐，贵安。征夷大将军今川义元前来问安，是今·川·义·元哦！”

是。

就是那个天下的伪将军·今川义元。

仙千代所摆下的数道防卫，都被今川义元用那华丽到过头的回旋踢乱舞给强行突破了。

仙千代不由地发出一声悲鸣“你来这里干嘛？”

“你是谁？妾身是来找信奈小姐说话的呢。”

“可恶，明明还差一点了，这里没有你的事，快滚！”

“这可不行哦。”

义元风流地一脚，踢向跳过来的仙千代的侧腹。

“今川流蹴鞠术秘奥义《白鸟风流圆舞》。还没完呢，小姓小姐。”

唔呀，仙千代发出一声悲鸣，脑袋插进了门里。

信奈倒是一头雾水。

“你你你你……你来干什么，没叫你来呢。”

“就算没人叫，只要是天下头等的大事自然要来，毕竟妾身是征夷大将军啊。”

义元打开扇子高声大笑，信奈看着她站起来大吼。

“已经全都结束了，真正的将军会回来，大家都觉得烧了上京的是我，猴子也不要我了，而且说到底是我让猴子去杀了官兵卫的妹妹！我真的要变成第六天魔王了啊！我已经是一个人了啊！”

一边叫着，一边泪流满面。

“我这种人被弹正放弃也是理所应当的，天下布武什么的已经结束了啊。”

义元依旧哦呵呵呵地高声笑着。

“嘛嘛，听说本能寺有个家里蹲才来看看的，没想到信奈小姐你真的已经放弃天下布武的事业了啊？”

“毕竟，我背叛了同伴，被同伴抛弃了啊！一个人走这霸王之道实在是太痛苦了。”

啪！

义元一个巴掌打向信奈的脸颊，信奈的身体被打得转了一圈。

“……！？”

“信奈小姐，你什么时候变地这么弱小了。桶狭间之战时威风凛凛的你消失到哪儿去了？”

义元愤怒了。

“那个时候谁都觉得你是个笨蛋，是个傻瓜，但是不管怎么被误解，你都没有注意过这些，是一个只是走着自己所坚信的道路的真英雄。还以为你有点能耐了，结果就躲在这寺庙里一个人哭着抱怨吗！你还真的是织田信奈吗！？”

“……义元……”

“怎么能这样……你可是打倒过妾身的人啊！你从妾身手里夺来了让天下统一的宿命啊，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勇气夺来的啊！用寡兵战胜了率领大军的妾身啊！你居然……”

信奈的眼睛里，力量似乎开始回复了过来。

“不战而弃什么的，妾身我决不同意！”

是啊。

我不是应该一直单枪匹马冲在阵前的吗。

就算不被人理解也好。

和良晴相遇相爱、被道三和弹正当作女儿一样对待，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失去了那个被叫做傻瓜的时候的气概了吧。

（只想着被良晴和弹正爱着，知道了被人所爱的幸福，不知什么时候忘记了自己的命运是自己开辟的这条信念吧。）

自从那京城的大火以来，一直心中抱有迷茫的织田信奈，终于复活了。

终于夺回了自我。

但是只有一点，

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自己。

“我背叛了猴子。在这个房间里睡着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胡扯了一句让他杀了官兵卫的妹妹，只有这一点……”

这一点是信奈心中的重伤，让她逼迫自己到自暴自弃的重伤。

但是，义元一笑了之“哦呵呵呵呵，真是个大笨蛋呢。”

“相良良晴虽然一副猴子样，但也是妾身认同的天下第一的男人！这种愚蠢的命令，他不可能会照做的！”

“……！？”

“那个人不会杀女孩的！信奈小姐，你难道对相良良晴这点信心都没有吗！？”

“……那是……”

“相良良晴是对织田家的宿敌的妾身都伸出援手的男人，是个天下罕见的大色狼哦！哪怕就是幼女也不会熟视无睹的吧！”

“……是啊！”

是啊。

良晴他哪怕是我的命令，只要觉得是错误的就不会遵从的呢。

良晴身边还有智囊的竹中半兵卫在。

那两个人不可能唯唯诺诺就去杀了官兵卫的妹妹的。

“为什么会迷惑呢，我相信猴子，相信良晴！”

“是的，那个男人也一定是相信着你，相信那道命令是出了什么错的。”

“是啊，就是啊！”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失去良晴的爱情了。

这不对。

自己变得胆小了。

变得被动了。

那就只能自己找回来了。

天下也好，良晴也好。

松永久秀的心也好。都要再一次夺回来。

信奈心中的阴影终于散去了。

“人生二十年”

她唱起了敦盛。在桶狭间和今川义元决战前唱的敦盛的一段。

人生二十年

与天地相较

仅如梦似幻

有生斯有死

亦有何所憾

信奈穿上在尾张时带着犬千代漫步街道时那一身傻瓜一般的装束出门了、腰上挂着虎皮和葫芦。

“就是这个气势！信奈小姐。带着小姓和旗本众去和松永久秀大战一场吧！”

“……义元，我可不会说谢谢的。毕竟已经给你建了个二条城了。”

“我也不会谢你的城的哦，将军嘛，拿个城是理所当然的。哦呵呵呵！”

“那么，现在我和弹正要开战了，你也要作为将军参战吗？”

“呜……好疼好疼，妾身的老毛病犯了，肚子又疼了……那妾身就先回二条城了。”

“喂！我说……”

义元像风一般跑去走廊，逃走了。

说了那么多漂亮话，自己还是讨厌打仗啊。信奈一脸无奈。

“把马拉过来！”

信奈穿着傻瓜一般样子，一边走一边喊。

命令小姓们出击。

“公主大人，请等一等！”

“仙千代！召集小姓和所有旗本众！现在就要和弹正决战了！”

“明……明白！”

“弹正的军队现在在哪里，已经进城了吗？”

“现在正在奈良和兴福寺的僧兵作战，似乎意外地僵持住了。”

“哎？兴福寺？”

奇怪，明明如果直接无视僧兵来袭击本能寺的话，自己早就应该无力回天死在本能寺才对，信奈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松永久秀，无怨无恨。

现在也像母亲一样仰慕她。那彷佛对着女儿一般的慈祥笑容，连那因为爱得太深而对自己下药的那危险的母性也都感觉那样亲切。

金崎撤退的时候，被久秀救了一命的事也无法忘怀。

为什么会再一次背叛自己，想问清这个理由。

如果是看透了自己的器量，就向久秀证明自己并非如此。

不管怎样，都只有在战场直接对峙，一分高下先。

“万见仙千代，是你提出来的战斗，你做先锋。”

“哈？我没有实战经验，难当此重任啊。”

“先锋啊！我也和你一同站在前线，和我一同战斗吧。”

“……是……”

“如果你有军事才能的话，这将会让你直接成为一军之将！”

信奈的精神已经完全恢复了。

仙千代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让信奈的心如此迷茫的主要原因是上京大火时，鬼所放出的瘴气。

土御門久脩操纵的鬼要是再袭击信奈放出瘴气的话，那么事态也许还会变化，那就已经不是仙千代的管辖范围了。

被那瘴气缠身就很难甩开了。

大概最后身心都会被它侵蚀吧。

没想到她竟然会变回拿那威风凛凛的织田信奈，仙千代实在无法预料到。

果然天下人的精神力就是不同寻常，如今的话，已经只有无视主人“不要企图暗杀，只能通过持久战来压迫织田信奈的内心”的命令了，果然应该趁织田信奈失去意识的时候亲手完成暗杀。

后悔也无法挽回什么。

织田信奈的精神力的顽强，和她与生俱来的天运都非比寻常。

大概，要暗杀的话也只会是失败吧。

仙千代不由喃喃自语“这场战斗，就是入侵织田家的好机会。”

“明白，我万见仙千代，定当舍命立下军功。”

“是吗？”

从本能寺中带着少量的部下就这么出征了。

“目标是大和、奈良！”

回到从前莽撞的信奈，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仙千代等小姓追在后面。

从京城到奈良，快马加鞭的话连一天都用不到。

并且，信奈无法理解为何松永久秀会在兴福寺浪费时间，从而白白错过了杀掉自己的大好时机。

但同时，这也得到了再一次原谅松永久秀的机会。

久秀和道三曾今相恋过。

虽然年龄有很大差距，但是最近风传的“道三萝莉控说”也让人怀疑。

信奈并不想杀了松永久秀。

但是近卫前久在信奈周围设下的陷阱不光是万见仙千代一个人。

风一般在大和路上奔驰的信奈，穿过稻荷山腰，来到京城与大和中间位置的巨椋池时，突然被一庞然大物所袭击。

信奈和小姓们停住了脚步。

马匹们害怕着不敢前进。

“你是……！”

是的，巨椋池的中窜出的庞然大物……

是鬼

在上京大火时出现的，让信奈沾染瘴气的鬼。

哪个时候不过是幻影罢了。

传来的声音也是断断续续的。

但是不知道何时，这鬼影已经获得了暴露着血红肌肉的异形的肉体。

脸上也没有皮肤。

眼球，脸上的肌肉全都暴露在外。

而且声音也是人的声音。

年轻男人的声音。

不知为何充满悲伤，充满怨恨的男人的声音……

“居然能从我的瘴气中清醒过来啊，织田信奈，看来是我的怨念吐的还不够吗。”

信奈突然感到“这声音，我在哪里听过。”

信奈的背后，挽着发狂的马头的仙千代偷笑着“鬼已经成长了，这种程度的兵力根本无济于事，被瘴气吞噬然后去死吧织田信奈。”

擅长降服鬼怪的阴阳师·竹中半兵卫不在。

面对怪物也能毫不畏惧的战斗的柴田胜家和丹羽长秀也不在。

靠胡说八道来想办法摆脱现在困境也说不定能行、但相良良晴也不在。

上京时候又是被偷袭的。

不知道如何战斗。对手不是武士，连人都不是。

但是不能输。

这种连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的亡灵什么的——

绝对要胜过它！

信奈不顾身后颤抖着的小姓们，一个人冲向了鬼的面前。

“别挡路，我现在必须要见到弹正才行！”

鬼哭了。

“织田信奈！这一次！一定要把你的心拖进无尽的黑暗中！！”
